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6), 111-11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6275  

文章引用: 吕梦静.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研究[J]. 哲学进展, 2026, 15(6): 111-115.  
DOI: 10.12677/acpp.2026.156275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研究 
吕梦静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5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17日 

 
 

 
摘  要 

青年作为数智技术的原住民，其生产生活方式正被数字化劳动、虚拟化社交、平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

所重构。然而，技术赋能的背后潜藏着深层次价值冲突：算法规训导致数字劳动异化、虚拟社交的符号

化特征弱化青年的情感联结、平台化消费的功利化导向加剧自我的商品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使用

削弱青年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究其根源，既有青年数智素养的不足、规则制度滞后和教育引导不足的

内外诱因，又有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僭越的深层制约，使得青年在价值认知、行为选择中陷入多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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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young people are witnessing their modes of pro-
duction and daily life being reshaped by digital labor, virtual socialization, platform-based consump-
tion, and intelligent learning. However, beneath this technology-driven empowerment lie profound 
value conflicts: algorithmic discipline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the symbolic nature of 
virtual interactions weakens emotional bonds among the youth;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plat-
form-based consumption intensifi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overreliance on genera-
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mine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capacities. Root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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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 among the 
youth, lagging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inadequate educational guidance, compounded by deep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lik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overreach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se dynamics trap young individuals in multifaceted conflicts regarding value cognition and be-
havioral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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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数智时代向更深层次迈进，青年作为网

络“原住民”和数智时代的中坚力量，其生产、社交、消费、学习等实践深受数智时代新技术的影响。新

技术下，数字化劳动提升了生产效率，虚拟化社交打破了时空限制，平台化消费丰富了产品种类，智能

化学习拓展了知识边界，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赋能青年的同

时，也催生了一系列价值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算法“流量至上”不断裹挟着青年，使青年沦为数据生产

和流量变现的附庸；虚拟交往的符号化特征弱化了深价值层情感联结，引发线上热闹和线下孤独的异化

困境；平台化消费的异化挤压了理性的生存空间，导致青年在消费中陷入功利化误区；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便捷性催生了对技术依赖，导致青年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退化。这些价值冲突很大程度上干扰着青

年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判断。因此，系统剖析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和生成逻辑，规避其潜在

价值冲突，发挥其积极正面效应，引导青年在数字实践中健康成长、实现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 

(一) 数字化的生产劳动：效率至上和劳动价值的异化冲突 
数字劳动异化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相异化，

而数字技术正成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和剩余价值剥削的技术基石[1]。其一，青年数字化劳动产品成为支

配自身的异己力量，例如，短视频内容创作者无法自主决定内容的使用场景，平台可随意剪辑、二次传

播原创内容用于商业变现；零工从业者的劳动成果被抽象为量化数据，成为算法优化的基础，劳动者无

权干预产品的流转和定价。其二，平台算法以效率最优、流量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数据监控、量化考核

对青年进行规训，使其劳动过程丧失自主性和创造性。对数字内容创作者而言，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内

容偏好，青年为获得推荐流量，不得不放弃自身价值追求，盲目迎合低俗化、娱乐化的市场偏好，陷入

按算法推荐填充内容的创作状态。同时，数字化劳动打破了传统工作和生活的物理界限，随时在线和随

地办公成为常态，使劳动成为了青年的负担。其三，数智时代，人工智能的替代性会增加劳动者的替代

性焦虑，从而产生严重的失业预期[2]，导致青年重视短期利益，加剧功利化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劳动本

应是实现自我价值、促进全面发展的载体，但在数字资本短期收益诱导下，青年倾向于参与无意义的数

据标注、垃圾内容搬运等重复性劳动，忽视了劳动能力的提升和劳动的社会意义，陷入短期利益至上的

功利化误区，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其四，大数据、算法分析等监控分析技术发展，平台资本为获得更

多剩余价值对劳动者的监控越来越精确，导致其与数字劳动者的关系愈发紧张。例如，青年网约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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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单响应时间、青年外卖骑手的送单时长，被平台监控不合格的青年劳动者将面临流量降级、减少收

入等惩罚。 
(二) 虚拟化的社交活动：连接便捷和情感疏离的价值冲突 
青年长期沉浸于光怪陆离的虚幻空间中，会在某个时刻无法区分真实和虚拟，导致自我意识的消解，

产生情绪的表达和识别困难等，影响其现实交往能力[3]。虚拟社交中，青年用头像、昵称、动态、表情

包等形式进行交流，其真实身份、情感状态及价值观被隐藏。社交逐渐沦为浅层次的“点赞之交”和“评

论互动”，缺少面对面交流中的即时反馈和身体在场所带来的深度共情，导致人际联结趋于碎片化与工

具化。部分青年为了追求虚拟社交中的“朋友数”和“活跃度”，将社交的数量等同于社交的质量，忽略

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进而引发了“网上热闹、现实孤独”的现象，情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同时，由于

虚拟社交具有匿名性、且缺少现实社会习俗与行为准则约束，青年的道德感与负罪感也会降低，进而导

致道德感的消退[3]。例如，一些青年人在虚拟社交平台发布低俗语句，散播谣言，挑战社会公德，触犯

国家法规等。这样无下限的社交方式不仅破坏了虚拟社交的环境，而且歪曲了青年的交友观，加重了虚

拟社交场所的价值矛盾。 
另外，数字时代的圈层式社交也在加深青年的认知偏差，算法虽能帮助青年找到同圈层的群体并获

得社会认同[4]，但是其依据青年的兴趣标签以及浏览记录推送内容，会使青年局限于同质化的社交圈子

或相同的信息场域里，多元视角和不同的意见被隔离，只能看到符合自己想法的内容、人等，价值观也

逐渐固化。这不仅容易引发网络舆论战的发生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排斥的现象，还会加剧社会价值观的

割裂。 
(三) 平台化的消费体验：主体商品化和理性迷失的价值冲突 
数字时代，人不再仅仅崇拜外在商品，而是崇拜被数据化、被商品化的自身，最终导致主体性的彻

底消解[5]。数字时代的异化已经从对物的崇拜转变为主体的商品化：青年群体在算法的操纵以及消费主

义的诱惑下，主动参与到自身异化过程中，成为自我剥削的数字劳工，陷入到工具理性与情感劳动的深

层矛盾中。数字化平台通过数据分析与用户跟踪，将青年群体的身体指标、情绪起伏、消费习惯等转化

为可计算、可利用的数据资源，形成了精确的用户模型。同时，平台又构建起“消费即是个性”“拥有即

是成功”的话语体系，将消费塑造成个体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数据最终变成了自我商品化的展示：青

年为谋求关注和身份认同，将其消费行为变成自我推销的方式，通过购买奢侈品、打卡网红产品、搜集

虚拟皮肤等方式，塑造了一个符合算法喜好和社会期待的数字形象。这种符号化的消费实质上是将自己

异化成交易性的符号商品，使青年群体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怪圈中，逐步丧失对消费价值的独立判

断能力，并在资本和算法的规训下陷入“自我增殖”的幻觉，最终导致主体性的消解。另外，数字平台无

偿占有消费产生的数据和利润，形成对消费者的隐性剥削，进一步加剧了虚拟消费的异化[6]。消费者在

网页上的每一次浏览、点击和购买都会生成数据，成为资本增殖的数据源，而青年却未获得相应的利益

分配。 
(四) 智能化的学习成长：便捷赋能和技术依赖的成长冲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易使青年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陷入低阶学习的困境

[7]，同时，自媒体的便捷性导致青年学习的碎片化与浅层化，弱化其深度思考能力，进一步加剧青年在

智能化学习中的价值冲突。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在辅助学习、语言讨论、个性化学习

等方面极大地降低了青年学习的难度。然而，部分青年过度依赖这些技术工具，放弃深度思考与自主探

究，依赖 AI 答疑获取标准答案，忽视知识的内化与理解，导致青年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退

化，难以形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长期成长和发展。此外，青年通过短视频、碎片化文章等获取

知识，使其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削弱其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导致青年在面对复杂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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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阻碍其成长为高素质人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导向，易使青年片面追求学习的个体功利性价值、忽视学习满足国家需

要的社会公益性价值，出现学风教育价值引领的错位[7]。智能学习平台中快速提分的逻辑，使青年学习

聚焦于短期成绩的提升和技能变现，忽视知识内化、品格培养和能力塑造。例如，部分青年为快速获得

证书、提升成绩，参与低质量的速成课程，忽视对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在职业技能学习中，部分青年

只关注实用性技能，忽视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这种功利化的学习模式窄化了学习的育人价值，

导致青年有技能无素养，难以实现全面发展。 

3.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中价值冲突的成因 

(一) 青年数智素养不足的内在诱因 
青年群体虽具备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却在算法认知、信息甄别、数字伦理等数智素养上存在明显短

板，难以识破算法操纵和流量陷阱，辨别虚假信息和低俗内容的误导，同时忽视隐私的保护和权利的边

界。在青年素养缺失和平台的诱导下，青年在数字实践中出现诸多失范行为：在数字化劳动中，为了追

求流量和收益放弃原创，直接复刻他人成功内容；在虚拟社交中，为了获得他人认可刻意塑造虚拟人设；

在平台化消费中，为了满足虚荣心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在智能化学习中，为了追求便利过度依赖人工智

能工具。这使青年难以平衡个人诉求和社会规范、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进而陷入价值冲突。此外，在

快节奏的数智生活中，部分青年缺乏明确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锚点，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

感，容易在虚拟刺激、即时满足中寻求慰藉，而数字平台的低俗内容、功利化导向、虚拟体验，恰好迎合

了青年的短期需求，使青年陷入“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的误区，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冲突。 
(二) 制度规范滞后和教育引导不足的外部推手 
数智时代信息已不是简单的符号传递，而是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当前“把关人”职责的缺位冲

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8]。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算法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平台过度追求流量滥用

算法，低俗化和功利化的内容快速传播；数字实践规则的不完善，使青年在数字化劳动、虚拟社交、平

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中的权利义务边界模糊，引发矛盾冲突；监管技术相对滞后，难以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虚拟消费等新型数字实践实现有效监管，导致不良价值观传播，加剧价值冲突。与此同时，数智

时代，数字平台成为了多元思潮传播的重要载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借

助短视频、社交动态、AI 生成内容等形式快速传播，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

期的青年，出现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价值取向偏差等问题。同时，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思想

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方式方法、载体渠道等，使其与青年的数字实践脱节[9]。传统思政教育中数字素

养教育多以理论灌输为主，内容形式单一，忽视和青年数字实践场景的融合，难以回应青年在数字实践

中遇到的实际困惑。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培育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等的多元主体协同的数字化育人共

同体[10]，当前共同体缺失无法形成有效的价值引导合力，导致青年在面对复杂数字环境时缺乏多元的支

持和必要的判断能力。 
(三) 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僭越的双重驱动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深度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技术异化的风险，这种技

术异化正从工具性压迫蔓延至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11]。平台秉持流量至上的原则，通过用户数据收集、

算法画像、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对青年进行全方位的量化追踪与行为规训。技术的不断异化和平台对

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得青年长期暴露于量化反馈的环境中，不再追求内在意义，将外部的数字指标内化

为对自我的评价标准，沦为技术的附庸，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例如，平台过度强调用户停留时长、

互动频次等量化指标，青年为了追逐指标而劳动，创作从自我表达异化为数据生产；青年为了平台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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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数据而社交，交往从情感联结异化为表演性展示，真实的自我隐匿于虚拟人设中，社交关系沦为获取

数字认可的工具；青年在追逐符号化商品的过程中，不仅崇拜外在商品，还崇拜被数据化的自己，消费

从自我满足变成了自我异化。与此同时，平台资本为追求商业利益，通过算法诱导、情绪煽动等，刺激

青年的劳动热情、社交需求、消费欲望、学习惰性，将青年的数字实践异化为资本变现的工具。技术异

化和工具理性的双重驱动不仅加剧了青年的价值冲突，更在不知不觉中加固了平台资本的逻辑，将青年

自我价值的实现窄化为了数字指标的实现。 

4. 总结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价值观的形成和实践选择直

接关系到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数智时代中，数字化劳动、虚拟化社交、平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等四

大场景重构了青年数字实践的场域，个体特质和外部环境交织、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逻辑的制约，导致

青年陷入多重价值冲突，阻碍其全面发展。 
基于此，化解青年数字实践中的价值冲突需要构建起多维的治理路径：一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

导向，自觉提升数智素养和算法认知，在数字实践中保持反思和批判意识，理性应对技术和资本裹挟。

二是健全数字治理规则与协同育人机制，完善算法治理和数字伦理规范，加强网络监管，构建政府监管、

平台治理、社会监督的多主体治理体系。同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开设分学段数字伦理课程；强

化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多元教育引导，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三是数智平台需主动承担

社会责任，优化算法的推荐机制；规范平台资本的运作，摒弃流量至上逻辑，通过技术手段缓解信息茧

房和圈层壁垒。 
总之，数智技术的发展不应加剧人的异化，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个体自觉、规则完善、教

育引导和平台治理协同发力，助力青年在数智时代坚守价值底线、实现技术赋能和自我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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